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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终身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全球各个国家的共

识，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关注和推广终身

教育的思想和理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理论研究

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在制度设计上也在积极规划，

然而在实践探索环节方面还比较薄弱，尚未有明显的

突破。因此，借鉴和探讨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成熟

做法十分必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公认的终身教育

体系比较完备的国家，本文就深入探讨其终身教育体

系下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效衔接，并分析其

所面临的挑战，简要对比两国在发展终身教育中的异

同，以期为我国的终身教育实践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一、澳大利亚终身教育体系简介

关于终身教育的概念或者内涵，学术界至今尚未

有统一权威的定论，不同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比如吴遵民认为：从各种教育资源、教育平台、教育过

程和教育形态来看，终身教育应当是一个涵盖了学前

教育、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综合体系[1]。刘晖等人

认为，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实质是教育系统、社会机

构和家庭组织在终身教育的理念指导下、经有效整合

而成的、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生学习机会的教育制度安

排[2]。而国外关于终身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

60年代以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郎格朗为代表的一代

人所提出的理论，这其中，埃托雷·捷尔比提出，“终身

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

统合；它不仅是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关系的发

展，而且也是（包括儿童、青年、成人）通过社区生活实

现其最大限度文化及教育方面的目的，构成的以教育

政策为中心的要素”[3]。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制承袭了英国的教育系统，分

公立和私立两种形式，实行学龄前教育、中小学12年

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重视并广泛推行职业教育。概

括来说，澳大利亚的教育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

分为学前教育，这是非义务教育；第二部分是学校教

育，即义务教育，从6岁开始，分为小学6年（即1~6年

级）、中学6年（7~12年级）；第三部分为职业教育培

训，即专科教育（2~3年）；第四部分为高等教育包括学

士、硕士、博士不同阶段；第五部分为成人社区教育，

主要是为成人普及基础教育，有些还提供高级职业教

育培训课程，并发展成为社区院校。

根据上述国内国外各派学者的研究，澳大利亚的

教育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是“人一生

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统合”[4]。

二、澳大利亚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动因

早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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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终身教育的发展，但是此时的终身教育理念并没

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因而，也就没有得到可持续的发

展。20世纪8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

际组织认为学习应该超越学校教育的范畴，此时，终

身学习概念取代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并逐渐被各个国

家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

化：新技术改变了许多行业的工作性质，越来越多的

行业领域需要高技术、高素质的工人，过去的很多工

种逐渐被摒弃，新兴工作不断产生。而教育培训被认

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促进本国经济在全球竞争力

的主导因素。面对这种变化的局面，工人们需要比以

往更多的培训。例如，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变化是

导致工作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终身

学习的建设和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经济动

荡，失业加剧，贫富差距增加。首先是高收入人群的

比例由5%增长到了18.8%，而低收入群体的比例却由

4.2%增加到了10%。早在1988-1989年间，高工资群

体比低工资群体的收入高4.5倍，而这一数字在1998-

1999年间增加到了5.13倍。其次是澳大利亚成为经

合组织中除了美国、俄罗斯和墨西哥之外第四个贫困

比例最高的国家[5]。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终身学习来

培训人们的技能从而提升就业率并增强经济的竞争

力就势在必行。因此，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当时

的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工商企业界高度认可与支持

终身学习的发展。

三、澳大利亚终身学习体系的发展

1.澳大利亚资历框架体系的构成

澳大利亚的终身学习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和职

业技术教育的衔接上。关于终身学习，澳大利亚的国

家层面没有立法，也没有明确的政策作为指导[6]，联邦

政府通过成立资历框架委员会（Australian Qualifica-

tions Framework，AQF），在实践中建立起完善的培训

证书体系和学历证书体系并将二者有效地衔接，从而

推动了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高等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具有100多年的历

史。20世纪60年代，各个州和领地独立的教育制度已

经成为高等教育前进的主要障碍。为此，联邦政府决

定建立统一的学位命名体系和课程标准[7]。1972年成

立了澳大利亚继续教育证书委员会，目的是促进高等

教育领域各种学历资格的衔接，促进各个层次学历资

格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这一阶段，建立了硕士学位、

研究生文凭、学士学位（包括荣誉学士学位）、文凭和

副文凭。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政策

制定者开始考虑终身教育事宜，但是，这一时期的关

注点还主要集中在概念上，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实施。

1986年，联邦政府在澳大利亚继续教育证书委员

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证书委员会。

其职责之一就是继续扩展已经命名的文凭资格，增加

了证书、高级证书、副文凭和研究生文凭。1988年，联

邦政府再次恢复了对终身教育概念的关注。当时的

就业、教育和培训部部长约翰·道金斯（John Dawkins）

制定了《重新建构高等教育白皮书》，在书中专门陈述

了终身教育的宗旨是：①培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知

识型和高技能型人才；②要能够促进个人发展、提升

自我管理能力，并能够选择工作；③建设一个较为民

主和包容的社会。

1989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证书委员会增加了博

士学位指南和课程评估政策。1990年，在原有的高等

教育证书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名册，这是法律认可的全国唯一一所认证高等教育文

凭的机构。该机构所认可的资历文凭包括：证书、高

级证书、副文凭、文凭、学士学位（包括荣誉学士学

位）、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学生对教育

培训的需求不断增长并且不断多样化，1995年澳大利

亚资历框架委员会（AQF Council）成立，发布了一套全

国统一的跨界资历文凭体系，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

2002年澳大利亚资历框架委员会与校长委员会（Aus-

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及澳大利亚国家

培训局（ANTA）共同出台了跨界文凭资格相通的国家

指南。此时，AQF对每种资历文凭都进行了清晰的界

定并给出了颁发的标准。这一阶段认可的资历文凭

包括：一级证书、二级证书、三级证书、四级证书、文

凭、高级文凭、学士学位（荣誉学士学位）、研究生证

书、研究生文凭、硕士学位、博士学位。2004年加入了

副学位[8]，2005年加入了职业研究生证书和职业研究

生文凭。2013年，AQF又允许研究生证书和研究生文

凭可以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领域通用，同时取

消了职业研究生证书和职业研究生文凭。

2. 澳大利亚资历框架体系解决的问题

澳大利亚资历框架是规定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

的全国统一的政策体系，涵盖了学校教育、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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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和培训的10个资历层级和14种资历类型。

该体系从各个层级的标准、学习目标、应掌握的知识、

应达到的技能、知识与技能的应用以及学习时长方面

做了深入而细致的规定。下面以第六级高级文凭和

副学士学位为例详细介绍具体内容（见表1）。

由于资历框架对每个级别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因而，学生能够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各个

层级之间自由灵活地转换。如图2所示。

表1 AQF的基本内容

资历类型

资历层级

综述

知识

技能

知识与技能

的应用

学习时长

高级文凭

第六级

本级别的学生对专业技能的工作或高水平技能的工作

拥有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并进行继续学习。

本级别的毕业生在工作和学习的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

拥有深入的专业知识、综合的技术和理论知识。

·具有认知和交流技能用以从广泛的资源中判断、分

析、综合处理和执行有用的信息；

·具有认知和交流技能，能够向他人传递知识和技能，

展示自己在某些领域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

·具有认知和交流技能，能够对辅助问题规划出回答；

·具有广泛的专业技能、创新性观点和概念性技能用以

表达想法和观点。

·在专业领域和变化情境中展示深入的知识与技能的

应用；

·在某一方向上的计划、设计、技术或管理职能方面具

有创新性和判断力；

·将广泛的基础原则和复杂的技术应用于已知和未知

的解决方案中；

·在广泛的范畴内，在技术或管理职责方面，对个人产

出和个人与团队的成果负责。

1.5年-2年

副学士学位

第六级

本级别的毕业生对专业技能的工作有广博连续的

知识和熟练的技能并进行继续学习。

具有副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在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

内拥有广博的理论和技术知识，在基础原则和观点

方面拥有深入的理解。

·具有认知技能，用来从广泛的资源中判断、分析和

评估信息与观点；

·具有认知、技术和创新思想技能，在某一学科领域

展示对知识和观点的广博深入的理解；

·拥有认知、交流和分析技能，对某些复杂问题给予

解释和回答；

·具有交流技能，能够清楚连贯、具有独立思维地呈

现知识和观点。

·在辅助专业技术人员的时间中，在计划、问题解决

和决策制定方面具有创新性和判断力；

·在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内广泛的情境中和继续学

习中应用知识和技能；

·在已知和未知情境中采用基础原则、观点和技术；

·对个人的工作和学习以及在广泛的范畴内与他人

的协作。

2年

四、澳大利亚终身教育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澳大利亚有完备的实践体系确保终身学习

能够得以贯彻实施，但是实际上，澳大利亚的终身学

习也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在政府财政支持方面，澳大利亚各级政府

对各类教育的拨款都有明确的规定，然而，却没有哪

一级政府对终身学习给予明确的财政支持，相反，各

级政府在这方面还存在互相制约的困境。

根据宪法，澳大利亚的教育主要由各州政府和领

地负责。各州和领地设教育部，主管本州的中、小学

和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从20世纪初期开始，联邦政府

逐步参与到对全国的教育拨款当中来，而且所发挥的图2 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及培训证书转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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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不同。比如，联邦政府主要负责为高等教育提

供财政拨款，而联邦政府和州/领地政府则共同负责职

业技术教育的财政拨款。随着联邦政府对教育管理

的不断强化，它还对部分公立和私立学校教育提供财

政拨款。而很多大型企业也出资资助职业技术教育

的发展。表2是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及企业对部分教育

的拨款简表[9]。

澳大利亚这种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散管理教

育的状况导致各个政府在其所主导的领域内拥有较

多的主导权。比如说，联邦政府的主导权就集中在高

等教育领域和私立学校教育领域；而州/领地政府的主

导权就集中在公立学校教育领域；在职业技术教育领

域里，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同时，也会

较大程度地采纳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方式的一

个直接结果就是澳大利亚教育在整体上缺乏统一的

中央政府的管理，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

只是更加关注自己拨款支持的教育领域，每一个领域

内的利益相关者也更加努力地支持能够提供大部分

资金支持的政府，这必然减少了外部改革的动力。例

如，联邦政府希望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中引入终身学

习政策，那么，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在拨款不变的情

况下，将原有的拨款分散给终身学习，而其对职业技

术教育领域的发言权因其拨款减少而相应减少，而此

时，地方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话语权因其拨款

比重变大而相应变得重要。这种两级政府分管不同

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职业教育

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跨领域合作也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第二，澳大利亚现行的教育政策体系评价指标非

常具体，从而用于判定政府的投入是否获得了相应的

收益。而终身学习所能获得的学习目标却无法用量

化的指标来衡量[10]。例如，在教育培训领域中，以学校

教育为例，一个教育政策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就是在

该政策体系下，培养了多少能够获得工作的高中毕业

生，有多少高中毕业生可以顺利地升入到高一级别的

学历教育当中，学生的保持率有多少等。在职业教育

领域，联邦政府对推出某门课程的投入也要求有非常

具体而详细的评价指标，即该门短期课程是否能在短

期内帮助失业人口就业，能够帮助多少失业人口获得

稳定的工作。然而，通过学习该门短期课程学生所获

得的自信心、学习动力和学习意愿等学习目标和学习

成果则没有在政策框架中有任何提及和认可。显然，

在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中的这种具体的评价指

标不利于终身教育成果的评价。

而实际上教育应该有更广义的评价指标。终身

学习不仅包括正式学习（formal learning）、非正式学习

（informal learning），还包括对知识、技能的获取、学习

态度的转变、行为的提升等[11]。终身学习政策更应该

能够评价广义范畴内的学习目标，比如学习某种课程

具体为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效益，还包括学习该门课

程为学习者自身所带来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

意愿等都应该列入终身学习评价的范畴。然而，这种

评价趋势和评价指标为详细量化政府的投入带来了

挑战，政府不仅要认可这种广义的评价指标，更要确

定评价这种广义上的指标的方法。

第三，澳大利亚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培训领

域限制了终身学习的发展。前面提过，澳大利亚主要

的教育类型有学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这三种教育方式经过1个多世纪的发展，拥有了独立

的拨款方式、课程体系和政府管理体系，已经在澳大

利亚社会根深蒂固。由于终身学习政策的实施需要

跨越三个领域，这些因素导致在任何一个领域内突破

或者在三者之间的合作都非常困难[12]。以难以突破政

府管理为例，每一个领域的政策领导者都需要代表本

领域的利益，若某领域的政策制定者率先提出实施终

身学习政策，那么，他将陷入越位或超越自我职责的

风险，受到来自外部的抨击。因而，从政府管理者的

使命角度来讲，这也是澳大利亚至今没有出台一个国

家层面的终身学习的立法和政策原因之一。

事实上，澳大利亚成人社区教育以其满足学习者

为中心、回应社会需求、能够提供更加包容、个性化和

灵活的课程方式而被认为是实施终身学习最好的领

域[13]，然而，这个领域却被各级政府部门排斥在财政拨

款之外，只能靠培训少量的残疾人群体而以中标的方

式获得政府的小额拨款。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成人社区教育往往通过市场行为获得资金支持，这就

表2 澳大利亚政府及企业对部分教育的拨款比例

联邦政府

州/领地政府

企业

职业教育

与培训

33.3%
33.3%
33.3%

公立学校

教育

10%
90%

私立学校

教育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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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其面向的群体多数是高收入人群，这也与终身学

习的包容性相背离。

五、启示与思考

尽管澳大利亚的终身学习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也

遇到了诸多的挑战与困难，但其始终被公认为是世界

上最先进、最成功的实践，也值得我国在搭建终身学

习“立交桥”的过程中参考和借鉴。

第一，在立法与国家政策上，无论是澳大利亚，还

是我国均未在国家层面上就终身教育立法，或出台国

家层面如何实施的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

开始重视终身教育的发展，从90年代起，逐步在国家

的一些政策法规中提及了建立健全终身教育体系的

思想。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

次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

新型教育制度”；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

系”；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

工作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

型社会的形成……构建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体系”；

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

出“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和社会力量的作用，面向全社

会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建设便捷灵活和个性化的学

习环境，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信息化支撑服务体

系基本形成……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

设”等。但是，这些政策都不能取代立法的地位和作

用，也仅仅停留在顶层的理论上。我国的《终身教育

法》从2001年《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以

后，直到2017年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都没有明确提及如何落地；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终

身教育一直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体现，这

也使终身教育立法困难[14]。中澳两国关于终身教育的

立法问题及国家层面政策的制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后起的教育形式，其立法过

程、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挑战性，是一

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终身教育的立法，任重道远。

第二，在实践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培训部

结合各州和各领地的需求和意见，在本国的教育系统

内大力推行资历框架并对使用的院校和学生给予大

力的支持，同时，教育培训部成立了专家咨询团队，就

资历框架的任何政策问题向相关各部的部长提供建

议（AQF，2017）。澳大利亚资历框架以需求为导向，以

能力培养为标准，以学习者为中心，涵盖学校教育、职

业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鼓励教育机构之间的学

分转换，承认学习者的过往学习经历，从而实现各类

资历可以在不同级别、不同领域、不同机构之间的互

认和衔接。澳大利亚终身教育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从

政府层面建立了完备的、能够跨越各个领域的资历框

架体系，这保证了学习者能够在各个领域之间自由的

转换，从而在实践中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发展。在我

国，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提出“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建立继

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

的认证和衔接”。2012年2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发展继

续教育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建立学

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制度。成立国家继续教育学

习成果认证委员会，研究建立各类继续教育学习成果

认证、学分积累和转换的‘学分银行’制度，有计划、分

步骤地推进不同类型继续教育间的学分积累与转换

工作”。为了推动终身学习“立交桥”的建设，2015年，

教育部委托国家开放大学试点探索国家“学分银行”

制度，经过2年多的发展，已初具雏形。在后续探索过

程中，我国的“学分银行”制度的建立可以结合实际情

况参考澳大利亚资历框架体系[15]。同时，也要吸取其

在财政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辖权方面的经验和

教训。

第三，澳大利亚终身学习的实践发展告诉我们，

若要推动终身学习，就要对其提供如学校教育、职业

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样的拨款，才能保证其顺利发

展，实现其历史使命。大量的文献表明我国的终身教

育还停留在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理论探索阶段上。

笔者以“终身教育”“财政拨款”分别为关键词和主题

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未查询到任何相关文献，

这表明，我国终身教育的研究还尚未涉及到如何对其

提供资金支持以促进其发展。在人口数量上，整个澳

大利亚的人口还比不上2016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

量2 300万（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不足2 200

万）。澳大利亚在人口负担上要远不及我国，但是，对

终身教育的财政支持依然是其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

战。这也是我国在完善终身学习制度过程中不可逾

越的问题，需要在制度构建、顶层设计的同时亟待考

虑如何匹配资金支持。提前处理好对终身教育的财

政支持，也有利于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两者

在终身学习领域更多的优势，从而推动我国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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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long edu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Australia, and is regarded as the pioneer in this field in the world. It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is comparatively complete. Its developmental factors include enlarg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so on. In

practice,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study during their whole life because of its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in Australia, which in turn

makes the lifelong learning move forward smoothly. However, Australia is also facing some challenges such as short of costs, over-

detailed items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over-strong training etc.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ustralian

lifelong education, our count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lifelong educational law, increase essential financial guarantee and construct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connect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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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的建设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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